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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基础教育阶段课后服务改革实践及启示
——以“综合学校日”项目为例

吴晓雨

福建师范大学，福州

摘  要｜为解决“三点半”这一社会问题，并配合“双减”政策的落实，我国要求公立学校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芬

兰的课后服务致力于解决儿童放学后无人看管的问题，其取得的成效值得学习与借鉴。芬兰进行的“综合学

校日”项目，对学校日的结构进行了改革，增设了课前或课后活动以及兴趣俱乐部。经过三年的实践，该项

目对儿童的幸福感、个性发展等方面均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该项目影响了芬兰的《基础教育法》，推动

了芬兰课后服务的发展。本文以芬兰“综合学校日”项目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特点、成效，并得出可运用于

我国课后服务发展的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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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芬兰课后服务体系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虽发展较晚［1］，但在具体实施和立法层面已做出较为显著

的努力。芬兰的学校系统建立在德国学校系统的模式之上，即半日制学校结构。这种模式适用于母亲或

其他家庭成员在家工作的情况，当父母都选择外出工作时，孩子便处于无人监督的状况。［2］芬兰小学

第一学年每周只有约 20 个小时的课时，但父母通常工作 35 小时或更长时间［3］，这导致孩子每周有好

几个小时无人看管。在课后服务这一概念未在芬兰普及时，日托中心会为部分一年级学生提供下午托儿

服务，教师会为年龄较大的学生开设学校俱乐部。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衰退期间，由于资金减少，芬兰

上学日的结构仅缩减为包含小学课程。儿童被剥夺了在非正式环境中发展技能和知识的机会。为了应对

公众的担忧，教会、家长协会和市政当局开始安排下午的活动。芬兰为应对儿童课后无人看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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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进行改革，并在 2002 年提出了一项名为“综合学校日”（Integrated School Day，ISD）的项目，以

此项目为蓝本开启了芬兰课后服务改革的一系列举措。

关于课后服务的概念，不同国家对其定义和内涵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例如英国对于儿童放学后的

托管服务并没有统一的概念，一般称为校外护理或课后服务，主要是指父母没有时间在上学前、放学后

或者放假期间看护孩子时，政府、社会和学校在安全且具有创造性游戏机会的环境中，为 5 岁至 12 岁的

儿童提供照料和看管服务，其课后服务主要包括在英国教育标准局监管下的正规服务，以及由亲戚、朋友、

邻居等人所提供的非正式服务。［4］本文所采用课后服务的概念是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有

关课后服务的定义：在义务教育时间以外，为小学和初中学生（6 ～ 12 岁）提供的正式课程或活动。［5］

课外服务（Out-of-school Care）可以在放学前后、午休时间和学校假期提供。芬兰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

开始发展课后服务，其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学生课前或课后的活动、午餐休息等看护，假期期间提供的服

务较少，因此，本文所指的课后服务主要是指芬兰教育系统在学校范围内提供的服务内容。

2  “综合学校日”项目实践

为应对课后时间空缺、儿童缺少照顾等问题，2002 年芬兰学者 Pulkkinen 提出了一个名为“综合学

校日”的项目，该项目计划为学生提供两种类型的活动：第一种为安排在上午和下午的活动即“M/A 小

组活动”，学生在成年人的监督下，可以在室内和室外进行娱乐活动；第二种为兴趣爱好俱乐部，俱乐

部为学生提供了多种可选择的艺术、文化等项目，学生可根据个人意愿参与。从结果上来看，“综合学

校日”项目首先起到了看护作用，同时促进了学生的综合发展，学生可以培养通过该项目培养一项兴趣

爱好，并且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对家长来说，孩子在学校组织下进行，学习保障了儿童的安全，

家长更容易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在劳动力市场。“综合学校日”虽没有被正式在芬兰小学中设立，但对芬

兰课后服务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2004 年芬兰《基础教育法》（Basic Education Act）以“综合学校日”

项目为蓝本，对芬兰课后服务的具体内容进行了修订和补充。

2.1  “综合学校日”项目概述

“综合学校日”（Integrated School Day，ISD）是一种在课前、课后或课间，于学校范围内组织课外

活动和照顾儿童的学校日结构。该项目最初被称作“全日制学校项目”，但由于这一术语被公众误解为

强制延长学日，被教师理解为全职工作，导致其推行受阻。随后采用“综合学校日”这一术语代替“全

日制学校项目”。ISD 项目跨越三个学年，从 2002 年秋季持续到 2005 年春季。该项目在自愿报名的实

验学校中选择了四所，并制定了启动“综合学校日”和课外活动的计划。四所实验小学分布在芬兰城市

和农村不同地区的四个城市。

2.2  “综合学校日”项目具体实践

“综合学校日”组织了两类课外活动，该项目提供的活动会根据学生意愿选择，一种是成人监督下

的活动，即“M/A 小组活动”，主要是自发进行的室内和室外娱乐活动，一般在上午（M）上学时间和 /

或下午（A）放学时间之后，有时也在午休时间进行。在 M/A 小组活动中，教师会在下午为学生提供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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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活动同时兼具对小学生的看管功能。另一种是各种可选的兴趣爱好俱乐部，儿童每周可参加几次，

以丰富“M/A 小组活动”。［6］兴趣爱好俱乐部包含目标导向的活动，例如团队运动、烹饪、艺术、音乐等，

有时教师也会组成运动队邀请学生一起参与。这两类活动都是在成年人监督下进行，参加课程外的兴趣

爱好俱乐部活动是自愿的。各市镇在安排“M/A 小组活动”方面的情况差别很大，儿童没有强制规定参

与“M/A 小组活动”，市政当局不会强迫学校安排服务。

“综合学校日”项目在校长和教师的监督下进行，对学生参与活动的情况进行了监控，并鼓励没有

参与活动的学生参与。教师会和家长电话沟通，告诉家长学校提供了什么活动，以及孩子加入“M/A 小

组”的情况。学校校长负责招聘工作人员，并监督在校内组织的活动。“M/A 小组”由兼职助教进行监督，

同时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在部分学校，监督工作由名为“学校监督员”的全职工作人员来担任，协

助校长组织“M/A 小组活动”和兴趣俱乐部活动。爱好俱乐部由教师负责监督，教师在自愿参与工作的

情况下会收到额外的工资，如果不愿意参与监督工作，学校则会从合作的社会组织中招募负责人员，例

如体育和艺术组织、教会和市政青年部门、童子军和家长组织。ISD 项目没有影响教师的工作，最大的

变化在于与社会组织合作，让他们承担课外监督学生活动的工作内容。在“综合学校日”项目实施的三

年间，研究负责人每月会与校长会面，校长在项目负责人的支持下，将项目理念应用于自己的学校。

2.3  “综合学校日”项目特点

第一，“综合学校日”项目在芬兰强调公平、机会均等的教育体系下，所提供的课后服务也重点

关注机会公平。芬兰政府以公平为宗旨，建立起了一个以促进个人可持续发展，支持终身学习的教育

系统。为保障儿童的受教育权，政府规定基础教育免费。自 1948 年起，芬兰政府向所有学龄儿童提供

免费的午餐［7］，免费午餐在不同背景的孩子之间起到了平衡作用，强调了机会均等。在“综合学校日”

项目实施期间，芬兰创新基金（SITRA）为参与该项目的实验学校提供了资金支持，保证学校能够组

织课外活动，学生有机会参与课外活动。学生可以自主选择感兴趣的活动，无论父母的收入水平如何，

所有儿童都享有平等的参与机会。

第二，该项目所提供的活动以儿童为中心，关注儿童需求。在“综合学校日”项目实施过程中，遵

循了儿童本位的原则，即考虑儿童的意见和愿望，以儿童为主导。“综合学校日”项目以兴趣爱好为导向，

在活动中促进儿童身心发展，对学业内容关注相对较少。兴趣俱乐部活动的安排根据家长和学生在年度

问卷中提供的信息制定，家长和学生在问卷中反馈了学生上一学年参加了什么样的课外活动，以及他们

想在即将到来的学年参加什么样的活动［8］，充分尊重了学生的兴趣与需要。

第三，“综合学校日”项目以学校为中心的同时，强调社会组织与家长的共同参与。“M/A 小组”

和大多数兴趣爱好俱乐部都是在学校中进行，由校长聘请的工作人员监督，并由校长负责管理。整个项

目以学校为中心，教师与其他专业人员在学校内为学生提供服务。以学校为中心与整个社区的集中组织

或单个企业的零散组织提供的课后服务相比更具有整体性、规划性、连续性。学校活动在内容和时间上

与学校工作融为一体，保证了儿童的认知学习和社会情绪发展，学校活动可以在与家长密切合作的情况

下进行规划，学校组织为学生提供了更长久的人际关系和活动。此外，该项目为学生活动设置的室内外

活动都在学校内，相比建造一个单独的空间供学生活动，使用学校的校舍更加经济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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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校周围的社会组织合作有助于招聘工作人员以及降低成本，对现有资源进行重新组织与使用，

不需要为活动增加额外资源。芬兰政府没有强制提供服务的义务，因此各个地区在课后服务提供上存在

差异，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通过自己提供活动、购买服务、转让服务给机构等途径满足需求。［9］家长参

与课后服务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和促进学校与家庭的沟通。家长希望更多地参与子女的教育，

当家长能够参与学校组织的事件，他们对孩子的教育会更具有参与度。此外，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的父

母有机会在社会保障的支持下缩短工作日，将更多的时间投入教育。

3  “综合学校日”项目成效

3.1  干预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积极影响

为期三年的“综合学校日”项目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儿童心理问题行为上。该项目结果表明，参

与该计划的儿童心理问题水平低于未干预的对照组，例如社交焦虑和抑郁症状。［10］研究结果显示，儿

童中期参加课外活动与抑郁症呈负相关。［11］参与课外活动为学生提供了与成人接触和同伴互动的机会，

并增加了形成社会纽带的可能性。参与课外活动提高了儿童的动机、注意力、自尊心，并帮助儿童减轻

了抑郁倾向。虽然无法精确估量学生在活动期间经历的友谊或感受实际产生的效果，但心理问题行为的

减少很可能与同龄人群体和学校环境中的积极经历有关。［11］该项目表明，教育领域需要的不是短期干预，

而是更持久的结构性变革。如果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所有学年都有课外活动，儿童的社会情感发展将得

到更充分的发展。

3.2  丰富了兴趣爱好俱乐部活动种类

申请“综合学校日”项目的学校在组织活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在项目开始时，几乎没有任何兴

趣爱好俱乐部，但在项目进行的第一年，建立了 37 个兴趣爱好俱乐部，到项目进行的第三年增加到了

139 个。学校提供的活动分为 7 个领域：个人运动（如舞蹈、游泳、体操），团队运动（如足球、冰球、

地板球），艺术和工艺品（如视觉艺术、手工艺品、烹饪），音乐（如演奏乐器、在乐队中演奏、在合

唱团中演唱），学术俱乐部（如计算机、科学、文学），表演艺术（如戏剧、马戏技能），青少年节目（如

侦察兵）。［8］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他们所需的看护逐渐减少，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兴趣爱好俱乐部

参与率分别为 66%、63%、77% 和 69%。［8］男孩和女孩选择了不同的课外活动，女生比男生更喜欢个

人运动、工艺美术、音乐和表演艺术，而男生比女生更喜欢团队运动和学术俱乐部。

3.3  影响芬兰《基础教育法》的内容

“综合学校日”项目所取得的成果对芬兰课后服务改革具有重要意义。2004 年，芬兰《基础教育法》

（Basic Education Act）进行了修订，以“综合学校日”项目为蓝本，对芬兰课后服务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补充。

《基础教育法》规定，全国所有一年级和二年级儿童以及任何年级的特殊需要儿童都应接受上午和下午

活动的监督，并应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新法律中的上午和下午活动旨在实现几个目标：①支持在家和

学校抚养和教育儿童；②促进儿童的情感发展和道德成长；③促进福祉和平等；④防止边缘化；⑤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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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提供参加有良好监督的活动和在宁静环境中休息的机会。［12］

4  对我国课后服务发展的启示	

课后服务为学生提供了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的机会，满足了学生的不同需求。课后服务不仅能够有

效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而且对缓解中小学生家长的压力也有积极作用。芬兰开展的“综合学校日”项

目的经验，可为我国从调整课后服务内容、提高社会参与度等方面促进课后服务发展提供思考。

4.1  调整课业辅导与兴趣发展的内容比例

与中国不同，芬兰教育不强调竞争，芬兰课后服务的重点不是提高学生成绩，而是保障学生心理健康、

发展个性，同时兼顾看护作用。芬兰小学生校内学习时间短、作业与校外培训负担轻，能够自由支配的

时间相对较多，为参加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发展兴趣特长、发掘天赋提供了必要的时间保障。为配合

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双减”政策，我国在提供课后服务时，通常学校兼顾

提供一定课业辅导的任务。在提供课后服务时，学校可适当调整作业辅导的比重，控制课业辅导的时间，

将课后服务的重心转移到个性、兴趣发展方面，让学生有机会接触感兴趣的内容。同时，学校可与社会

机构合作，增设体育、美术、音乐等方面的兴趣活动，整合校内外资源，提供具有特殊且有针对性的活动。

4.2  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课后服务

社会力量对课后服务的建设十分重要。以芬兰幼儿课后托管服务为例，学龄前及学龄儿童是否应该

参加课后托管服务是芬兰的主流报纸《赫尔辛基新闻报》长期关注的公共议题。这场社会争论涵盖了家长、

儿童及从业者三方的不同观点，对延长托管时间与幼儿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最终，这场公

共辩论推动了《在校儿童早间和课后托管法案》的颁布，对芬兰儿童课后托管服务体系和质量标准的建

立起到了重要作用。［13］社会组织包括个人承办的兴趣培训机构、民间组织等，这些组织在规划课后服

务活动中也是不可忽视的存在。针对学校课后服务内容兴趣化的倾向，社会组织有机会参与学校课后服

务的设计，可以为课后服务提供第三方意见，在活动设计阶段可以提供以往的经验，使活动本身的教育

性得到提升、兴趣活动更加丰富。同时，学校可以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设计合适的活动内容，使课

后服务的活动兼备专业性与科学性。在师资方面，社会组织可向学校提供较为专业的兴趣教师，辅助学

校教职工进行课后服务，在教师培养学生兴趣方面的同时，也可以提供更加专业的指导，减轻在校教师

压力。学校可自主选择向社会机构购买社会服务，提高社会组织在课后服务的参与度。

4.3  提供保障课后服务顺利进行的措施

课后服务是对“三点半”问题和“双减”政策的呼应，是一项对学生身心发展十分必要的举措。为

保障课后服务的顺利进行，各级各类学校不仅要合理安排课后服务的内容，还应提供相应的保障措施，

以应对课后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例如，在参与体育类项目时，应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进行，

同时须配备应对突发情况的医疗资源。学校可为居住较远的学生提供课后服务的接送服务，既能保障学

生有参与课后服务的机会，也能保障学生晚回家的安全。学校需为参与课后服务的学生提供必要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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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等物质支持。同时，应加强对学生及家长的宣传教育，使其充分认识到参与课后服务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这些保障措施，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课后服务的质量。

5  结语

我国目前开展的课后服务面临着质量低下、功利性目的重、联动机制建设不完善等问题。［14］芬兰

课后服务的发展与其公共服务的性质紧密相关，它既是政府供给教育资源的重要途径，也是满足学生多

样化需求、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芬兰“综合学校日”项目对学校日结构进行改革，增加了课

前与课后活动、兴趣俱乐部活动，为学生提供了看护的同时促进了其心理健康与个性发展。课后服务的

改革需要进行不断的学习与尝试，从芬兰“综合学校日”项目中，可总结出对我国课后服务内容改革的

经验，为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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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After-School 
Service Reform in Finnish Primary Education
—Take the Integrated School Day Project as Example

Wu Xiaoyu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social problem of unattended students after school and cooperate with 
the policy of easing the burden of excessive homework and off-campus tutoring for students undergo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the public schools are required to provide after-school services for students. 
Finland’s after-school service is committed to solving these problems, and its results are worth learning. 
The “Integrated School Day” project in Finland has reformed the structure of the school day, adding 
morning before school hours or the afternoon after school hours activities and hobby-clubs. After 
three years of practice, the project has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children’s happiness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ject has influenced the Finnish Basic Education Act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after-school services in Finland. Taking the project of “Integrated School Day” 
in Finlan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s, and draws some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fter-school service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Finland; After-school services; Integrated School Day


